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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诵读如何才能不变异 

———以《经典教育让生命有根》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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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典诵读”的倡导和论争有比较长的过程，学界一般将其源头追溯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一批著名知识分子的主
张，以后的研究也大多在精英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经典教育让生命有根》摆脱精英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窠臼，汲取各地经

典诵读实践的经验和方法，形成了一种开放、多元的经典教育理念。对这些经典教育理念的历史分析将突破以往经典诵读

研究中的某种思维定势，为经典教育研究开拓新的空间和思路。

［关键词］《经典教育让生命有根》；经典诵读；经典教育；阅读方法

［中图分类号］Ｇ４０－０５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５７－０４

ＨｏｗＣｏｕｌｄＣｌａｓｓｉｃ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ｖｏｉ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ａ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ｋｅＬｉｆｅＨａｓＲｏｏｔ”ａｓ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

ＬＯＮＧＱｉｌ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ａｃａｕ，Ｍａｃａｏ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ｇｉｏｎ，９９９０７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ｌｏ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ｄｖｏｃａｃ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Ｒｅａｄｉｎｇ”，ｍｏｓｔ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ｄａｔｅｂａｃｋ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ｔｏ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ａｔｔｈｅｍｅｄｉｕｍ－ｔｅｒｍｉｎｔｈｅ１９９０ｓ，ｗｈｏｓｅｆｕ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ｒｅ
ｍｏｓｔｌｙ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ｅｌｉｔ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ｋｅＬｉｆｅＨａｓＲｏｏｔ”ｇｅｔｓｒｉｄ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ｌｉｔ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
ｔｕａｌｓｃｏｃｏｏｎ，ｄｒａｗ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ａｄ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ｈａｓｆｏｒｍａｔｔｅｄａｎｏｐｅｎ，ｐｌｕｒａｌｉｓ
ｔｉｃｃｌａｓｓ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ｗｉｌｌｅｘｃｅｅｄ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ｍｉｎｄｓｅｔａｎｄｏｐｅｎｕｐｎｅｗ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ｄｅａ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ｋｅＬｉｆｅＨａｓＲｏｏｔ”；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ｅ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ｄ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各界对于
传统文化的重视，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在全国范围内

不断开展。然而，一些机构和教育工作者急功近

利，注重经典学习的形式而忽略其内涵，甚至在连

何为经典都不太清楚、缺乏相应师资的情况下便匆

忙开经典诵读活动；或是基于对现实社会中人文精

神衰落的强烈不满，转而以对传统经典著作的一味

推崇来否定现当代文化、科学，使得诵读经典与现

实生活和科学文化教育呈对立、互斥状态；更有甚

者，一些从未进行过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小学语文教

师，在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缺乏基本认知的情形

下，依照教育学的某些理论“引导”学生进行文学经

典的“鉴赏”。“‘文艺复兴’以后建构起来的学科

体系，学科门类分化过细，相互之间又缺乏交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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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的可靠手段，因而妨碍了人类从全局把握自己

所获得资料，从宏观的视角思考人类社会的价

值”。［１］如何在现有的中华经典诵读的实践基础上，

总结经典诵读的内涵、寻找经典诵读的有效开展方

式，进而归纳经典诵读的内在规律，使经典教育真

正回归其出发点而不致变异，便成为中华经典诵读

活动亟需解决的症结。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王登峰、陶继新的对话实

录《经典教育让生命有根》（以下简称《经典教育》）

便承担了为经典诵读寻找理论依据、经验总结和规

律提升的历史使命。这部著作的两位作者，长期从

事语言文字应用和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管理以及全

国各地的中小学经典诵读活动的报道，具有丰富的

实践经验和理论素养，因而在探讨经典教育的价

值、实现路径及误区等方面具有敏锐的眼光和现实

针对性。

　　一　经典诠释：内涵与价值

针对不同层次的经典认识，王登峰、陶继新开

明宗义地提出了经典教育的内涵，即经典教育是对

中华经典文化进行讲解、朗诵、吟诵和书写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人们的价值理念和语言能力形成、提

升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使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在亲近

传统的过程中承续传统，弘扬中华文化。“我们要

重新弘扬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要构建中华民族共

有的精神家园，什么意思？就是用中国优秀文化传

统中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人生智慧

来武装现在的中国人。怎么武装？两个方面的工

作：第一个就是亲近经典”，“第二个就是习俗的问

题。文化跟其他方面最大的不同，就是文化是渗透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其中很重要的是通过习俗来

传承的”。［２］５在当前的经典教育热潮中，一些人错

误地将经典教育等同于学习古代文化知识，并且热

衷于着汉服、行汉礼、诗歌晚会、夏令营等方式，但

他们却有意无意地遗忘了，经典诵读就本质上而言

是一种思想浸润的过程，它需要的是个体对于民族

经典文化经历了了解、熟知之后的文化认同，而非

外在层面。概言之，“读经典，在乎内容不在乎

形式。”［２］１０

针对一些人将经典诵读置于过高的地位，甚至

将其神秘化、意识形态化的问题，《经典教育》以一

种更加理性、审慎的态度，从经典的历史形成和文

化价值角度着手，指出了传承经典文明所应具有的

基本态度。首先，《经典教育》以一种历时性的眼光

看待经典，“经典从内容上来讲，有古代的经典，也

有现当代的经典，还有红色经典。”［２］１０只有将经典

的内涵与历史、现实进行融合，才能真正地串连起

古今文化的内在血脉。这种融合的关键之处，就是

持一种多元而稳重的解释立场和方法。解释者需

要“通过大量作品的认知和阅读”形成对经典作品

的总体认识和个别认识，“通过生命的体验与反思”

使作家的“生命情感与‘解释者’的生命情感之间

形成内在的‘价值共鸣’。”［３］其次，作者主张在学

习中华传统经典的过程中，以开放的眼光和平和的

心态看待异域文化，将其视为中华文化的外在观照

和有益补充，在多元、开放的氛围中熔铸文化新质。

第三，与一些经典诵读的单纯倡导者不同，《经典教

育》固然看到了经典文化对于民族文化素质提升、

文明传承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但是它并不夸大传统

经典的作用，而是非常冷峻地审视了经典教育在国

民文化素质结构中的地位：“读经典的意义和价值

不能取代我们对现代科技知识、文化知识的学习和

掌握。现在又一些人认为，我们应该恢复私塾，孩

子不要去上学，在家里读‘四书五经’就好了，读到

十六岁，再学其他。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读经典

是个人修养、思想品德等各方面养成的非常重要的

途径，但是它不是教育的全部。我们现代社会里面

还是要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２］１０耐人寻味的是，

在此前的一段时间里，一些较为年轻且有西学背景

的学者旗帜鲜明地反对读经活动，刘晓东的《一定

要反对幼儿读经》《“儿童读经运动”，违背科学的

主张，复古倒退的教育———对王财贵先生答 ＜光明
日报＞记者问的质疑》，薛涌的《什么是蒙昧———再
评读经》等文章厉声疾呼，将经典诵读视为保守文

化回潮、科学教育的倒退。究其原因，这既与较早

时期的一些倡导者将经典诵读置于过高位置所引

起的反动有关，也与这些争论者所受教育背景的差

异有很大关系，而更重要的则是他们对于经典诵读

更多地停留在理论层面而缺乏长期的、必要观察和

数据分析。

　　二　经典教育的实践与经验总结

《经典教育》呈现出一种关于经典诵读的“整

体文化”观念，这种观念时由历史视野和现实观照、

心理状态和思想修养构成的。在这种文化整体中，

经典教育扮演了最核心、内在的角色，它“不能包治

百病，但经典诵读对一个人特别是孩子人格的形成

肯定会产生影响。而且会随着阅历的增长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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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越来越深刻，甚至会影响人的一生。因此，早

读比晚读好，多读比不读好，读总比不读好，祈望立

竿见影可不好。”［２］７４“读完经典对一个人的社会智

力和价值理念都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合起

来就是你说的‘人格’，是这个人整体的变化。他不

仅仅智力超群，智力超群的人到处都有；社会智力

高超，各种关系处理得非常好的人大有人在；有崇

高追求的人也很多，但能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的确

非常少”，“经典就能让这三者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展

示，这可能就是我们读经典最终的意义和

价值。”［２］７５

针对那种把经典教育单纯地看作保守、僵化或

者愚民文化的旧观念，《经典教育》提出一个更具有

实践意义的反驳观点：“读经典可以提升一个孩子

的记忆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把它转化为一种语言能

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所以读经典对于开发孩子的智

力非常重要”，“读经典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他

会跟别人相处得非常好，不但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还能够为别人着想”，“中国人在与人交往时特别强

调为人着想，所以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特别是消

极情绪，这是中国文化对每一个人的要求，这就是

非智力因素，就是社会智力。”［２］７７正是这种从知识

积累、心理要素、审美感受等不同角度的认知，才形

成了较为健全的经典教育结构。作者特别指出：

“从审美的角度诵读经典，可以使自己的心灵丰盈

起来，使学习经典活动本身成为一种人生境界的达

成过程，让自己感受到‘生命一定有比“拥有一切”

更丰富的内涵’”，“当代人类面临的却是精神的空

虚、人格的分裂、本能的压制等的困扰。如果让他

们学习经典文化，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有着这种

美的价值观后，他们在社会上就能承受种种压力，

明白危机会迫使你关注自己的内心生活，明白痛苦

会帮助你敞开自己，挖掘出自己不自知的灵魂宝

藏。明白黑暗的尽头是黎明，明白当下的困境会迫

使你释放出积存已久、毫不知觉的勇气、希望和

爱”。［２］１７９基于此，作者对经典教育持一种宽容、多

元的态度，同时关注持久、习惯和审美三个维度的

递进关系，这实质上也就是对经典教育的知识层

面、制度层面和审美层面的有效厘定。在王登峰、

陶继新看来，要使经典教育真正保持深入、全面、长

期的发展，就必须努力地帮助青少年们形成对于经

典文化的正确态度和感觉，使他们能够将经典文化

纳入到生命过程之中：“一般人不会有特殊的生命

感悟的。因为要形成这种感悟，必须有两个要件：

一是亲近经典，二是生命经历。前者不是一般的亲

近，而是终生亲近，而且要一以贯之；后者也不是一

般的经历，而是与生命的大波折有关的甚至是生死

磨难的遭遇。这两者汇合在一起，就会积蓄成一种

特别的能量。它大都沉积在人的心里深层，一有机

会，就会勃然而发。”［２］１１１

经典教育既然对于社会和民族发展具有深远

意义，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进行经典诵读教育？

《经典教育》认为，要达到此一目标，使中国文化在

新世纪重新焕发活力，需要在经典教育理念和方法

上下大功夫。与一些人反对幼儿读经、认为此举是

揠苗助长相反，王登峰、陶继新则认为幼儿读经恰

是最好的时机：“根据近年的实验，读经半年之后，

约有百分之五十的儿童，可以达到近乎‘过目不忘’

的能力，其能力一辈子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但

如果错过儿童期，将永无翻身之日”，“在儿童时期，

让孩子‘死背’、‘食古’，犹如电脑之输入资料，愈

多愈好，选择愈珍贵的愈好，‘食古’多了，其中自会

有所酝酿发酵，将来理解力提高了，或与生活经验

结合了，自然会‘活用’。”［３］基于对青少年经典教

育实践的熟稔，作者倡导在儿童时期即提供经典教

育，他们不是从理论而是结合社会各界的经典诵读

实践，因而更能传达基层教育工作者对于经典诵读

的开展和规律的认识。

可以说，从民族文化传承与个人修养结合的综

合层面来发掘经典教育对中小学教育的巨大作用，

是王登峰、陶继新的经典诵读理论的基础，或者说

是起点。将基层中小学经典教育实践中潜隐的经

验、规律和审美发掘出来，进而提升为一般经典诵

读的普遍范式，寻求古今中外经典教育理论与实践

的融合，以此建立起经典教育的新理念、新坐标，可

以说是《经典教育》的根本目标。而它在当前经典

诵读教育界中所体现出的独特品格、重要启示，也

是由此而来。

　　三　直面经典：如何阅读？

由于经典教育最核心、最重要的过程在于让青

少年直接阅读、学习经典，因此教育工作者如何引

导学生阅读经典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但令人

遗憾的是，在此之前的许多经典诵读教育中，由于

倡导者、教师大多不是从事文学、文化研究，或本身

的经典积累就比较浅薄，因此他们在从事经典诵读

教育时往往拙荆见肘，错误百出。

针对当前经典教育实践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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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拨，王登峰和陶继新提出了几种办法作为矫

正：一是直接阅读原著。“为什么我们要读经典，经

典的表述方式本身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经典里

的内涵经常让我们厌倦神思”，“翻译也好，‘解读’

也好，都不可能把原著的内在精髓的东西表达出

来。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静下心来读原著。俗话

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只要我们坚持去读，很

多文字都会在不经意间心领神会了。读书，尤其是

读古书，一定要有悟性。为什么古人读书时要焚香

静坐？一则是调整状态以利于全神贯注地去领悟

书中的精髓，二则更是对作者的尊崇以利于心灵的

跨越时空的沟通。”［２］１３７二是青少年也应该进行大

量的古代经典阅读。在作者看来，“我们的教育者

多是低估了学生的阅读水平，诸如古今中外名著、

反映当代思想文化水平的美文佳作，学生完全可以

在教师的指导下，以至于自主自觉地去阅读，并在

潜移默化中，拓宽知识视野，陶冶思想情感，增强审

美情趣，提升文化品位”，“任何孩子，他的潜能都是

无限的，只要给其提供一个经典学习的文化环境，

就会还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惊喜。”［２］１３６三是经典阅

读的顺序问题。“孩子有孩子的记忆与认知规律，

遵守这个规律，就会产生良好效果。同时，还应当

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以

至同是城市或同是农村，因为师资与学生水平的不

均衡，在教学的时候，最好也不要一概而论。可以

有一个大的规定，同时又给予他们相对的

自由。”［２］１７８

使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王登峰、陶继新还在

书中总结了各地的经典诵读经验，并对这些经验进

行总结、提升，致力于发掘经典阅读的普遍性规律

和方法。在他们的教育视野里，全国各地的中小学

经典阅读实践是宝贵经验的来源和检验真理的试

金石，是激活、弥补经典教育理论研究不足的重要

力量。例如，在对山东省潍坊市一小学的调研中，

作者发现了“海量阅读”的经典阅读方法。该小学

在进行经典阅读活动中，只用两周的时间就教完了

一本现行教材，而将节约出来的大量时间直接运用

于学生的经典学习。尽管这种超常规的经典教育

方式不一定能够得到各地教师的认可，也不一定能

够在大范围内实行，但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启

示，即在现行的学校教育体制内，仍然具有较大的

经典阅读拓展空间。同时，在江苏省徐州市某小学

内，教师带领学生们通过练习书法的方式熟悉经典

作品，教师通过激励孩子们成为出类拔萃的书法

家，进而学习到了优秀的经典文化。甚至，通过练

习书法学习、阅读经典，较之单纯的经典阅读更有

效果：“在书法世界里，几乎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

这是一个浑然一统的世界。审美、毅力、情感、态

度、过程、感觉、悟性统统都有了。”［２］１７３除此之外，

一些中小学校还通过“论语墙”“阅读林”、诗词竞

赛等方式，为经典阅读拓展各种渠道，使经典真正

侵润生活。

回首近２０年的国内经典教育历史，我们不能
不承认，那些以绝对、偏激姿态呈现的经典教育理

念（如绝对赞同或一味反对），在相当长时期里成为

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或者处于显耀地位，而相形

之下，为数众多的从具体经典作品入手、引导青少

年逐步亲近经典文化的教育实践，却在一定时期内

受到忽视或者误解。王登峰、陶继新的《经典教育》

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对这一现象的反动，他们从全

国各地的经典教育实践出发，总结各地的教育经

验，清理出经典诵读的内涵、规律和方法，不再拘囿

于理论研究的范畴，而将中小学的基层经典诵读经

验推向了前台。如果说此前不少学者更重视经典

教育研究中的精英趣味、学术特质的话，那么王登

峰、陶继新则主动地吸纳来自社会底层的经典教育

实践经验，挖掘来自民间的经典诵读方法。当我们

在面临新世纪初期错综复杂的古今之争和中西之

辩的课题时，不正需要认真借鉴《经典教育》的基于

经典诵读实践的经验和民间的教育技巧和理念么？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而重要的话题就

是，我们如何沿着王登峰、陶继新在《经典教育》中

厘定的这种经典诵读思路去改进、激活我们现有的

过于僵硬或精英化的经典教育观念、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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